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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文

走遍滇中山水，阅尽湖光山色，我心底
最绵长、最炽热的情愫，始终系于故乡禄丰
的东河水库。它不是声名远扬的名川大湖，
却以一汪碧水滋养一方生灵；它没有波澜
壮阔的气势，却以温润灵秀抚慰我的万千
思绪。于我而言，东河水库是刻入骨髓的乡
愁，是融入血脉的依恋，是历经岁月愈发醇
厚的爱恋。这份深情，始于初见，陷于美景，
暖于烟火，敬于担当，终成我一生不变的眷
恋，在时光里静静流淌，岁岁年年。

一

禄丰市东北部的青山翠谷间，东河水
库静卧于星宿江支流东河之上，毗邻五台
山风景区，宛如一块温润翡翠，镶嵌在滇中
大地，藏起一方远离尘嚣的灵秀。这座始建
于1958年的中型水库，历经六十余载风
雨，从民生水利工程，蜕变为禄丰的生态地
标，以默默奉献的担当，承载着造福一方的
深情，成为禄丰人心中最坚实的依靠。

这里，群山如屏环抱，林木葱茏，山
护水、水映山，岸线蜿蜒、湖水澄澈，蓝
天白云与峰峦倒影相融，尽得自然灵
秀；这里，坚守生态初心，管护有道，水
质优良、岸线常绿，既有山水相依的诗
意，又有滋养民生的温情，一道大坝，镌
刻着先辈的奋斗与坚守；这里，扛起使
命担当，防洪护安，筑牢百姓平安屏障；
这里，灌溉润田，孕育丰收；这里，供水
赋能，助力地方经济持续发展。

从1958年筑坝至今，东河水库默默
滋养大地、守护家园，这份无声的担当与
不朽的功绩，藏着我对它最深的眷恋。

二

东河水库的美，美在动静相宜，美
在时光交替的万千风情。清晨的水库，
是薄雾轻笼的仙境，轻纱般的水汽自湖
面升腾，缠绕黛色山峦，模糊水天边界，
天地间只剩朦胧青蓝，静谧祥和。朝阳
穿透晨雾，金光洒向湖面，碧波碎金闪
烁，粼粼波光如星子坠落。微风拂过，吹
皱碧水，垂柳轻拂，锦鲤悠然游弋，搅碎
光影、漾开涟漪。我漫步木栈道，鸟鸣清
脆，草木与水汽的清香沁脾，尘世喧嚣
皆被抚平。

水库岸线曲折多湾，尽显自然柔美。
丰水期湖面开阔明净，如一面巨镜横卧山
间，将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尽数收纳，水天
一色、壮阔无垠；枯水期库湾浅滩渐露，水
草丰茂、湿地连绵，成为水鸟栖息的乐园。
白鹭成群翩然而至，或静立浅滩、优雅守
候，或展翅掠过、身姿轻盈，勾勒出“一行
白鹭上青天”的诗意画卷。野鸭戏水、鸳鸯
相依，各类水禽在此繁衍生息，为静谧的
水库添注了无限生机与灵动。

登上观景台，景致更显雄浑。凭栏
远眺，库区全貌尽收眼底：春日桃花缀
枝，杜鹃怒放，将青山装点成一幅缤纷
花海；夏日林木葱郁、浓荫蔽日，清风送
凉，是天然避暑氧吧；秋风起，枫叶燃
红、银杏铺金，彩林映水如油画；冬至湖

面如镜，远山含黛，素雅空灵。
这般风光，一步一景，让我深深迷

恋，流连忘返。

三

东河水库不仅有绝美的自然风光，
更藏着温暖的人间烟火。近年来，禄丰
市依托东河水库优质生态资源，打造
“东河印象”康养区、滇中钓台、东河田
园综合体，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绿
水青山成为富民兴村的金山银山。

“东河印象”康养区依水而建，与湖
光山色融为一体。环湖步道蜿蜒临水，一
步一景，满眼皆绿；水上浮桥轻晃，行走
其上如泛舟湖面，趣味盎然；造型雅致的
船房漂浮碧波之上，推门见湖光，凭栏揽
山色，是我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在这
里，我远离城市喧嚣、回归自然本真，时
光变得缓慢而温柔，心灵得以全然放松。

垂钓是东河最具烟火气的乐趣。标准
化钓台沿湖而设，我手执鱼竿，闲坐钓台，
静待鱼儿上钩。身旁白鹭相伴，耳边清风
徐徐，眼前碧水悠悠，人与自然和谐相融。
每一次提竿，我收获的不只是鲜鱼，更是
亲近自然的惬意，是放下疲惫的舒心。

水库周边，乡土滋味格外诱人。农家
乐炊烟袅袅，现捞现烹的东河生态鱼肉
质鲜嫩、汤汁醇厚，鲤鱼、草鱼、青鱼、鲢
鱼各具风味；山间野菜、野生菌清新爽
口，满载大自然的馈赠；农家小菜、特色
炊食，一口下去，尽是我记忆中乡愁的味
道、幸福的味道。从大厂村的高产农田观

光园，到沿岸的特色民宿，村民们因水而
兴、因旅而富，他们用勤劳双手守护碧
水，用淳朴热情迎接我和八方来客。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这般温暖
的日常，这般浓郁的乡愁，让我对东河水
库的依恋之情深深扎根心底，永不褪色。

四

东河水库，是我安放情绪的心灵港湾。
得意时，我赴东河之约，携满心欢喜

与荣光，把酒临风，看碧波万顷映着晴
空，听清风送语伴着鸟鸣，任湖光山色浸
润心房。所有的浮躁与张扬，都在这汪碧
水间沉淀，让我少了锋芒，多了从容。

失意时，我寻东河而居，载一腔愁绪
与迷茫，独立岸畔，任微凉湖水涤荡尘
烦，凭轻柔山风抚慰心绪。看渔火点点映
着夜色，听虫鸣阵阵伴着涛声，看那道沉
默的大坝依旧坚守如初，我便知所有的
失意与彷徨，都能被这方天地温柔接纳。

东河水库，见证过我的意气风发，也
抚慰过我的失意迷茫，它的一草一木、一
汪碧水，都刻满了我对故乡、对它的深
情。这份爱恋，无关风月，无关名利，是刻
入我骨髓的牵挂，是融入我血脉的眷恋，
岁岁年年，生生不息，让我每次奔赴它，
都能在山水间与自己和解，更能在眷恋
中，读懂陪伴与坚守的真谛。

不逐盛名，不慕繁华，静守初心，东
河水库用一汪碧水，滋养一方水土，安
放我心中的一片乡愁。

（作者系楚雄州作家协会会员）

葛晓燕

不知从哪天晚上开始，广场一角支
起了一块大大的幕布，一架有些笨重老
式的投影仪支在地上，幕布前摆了几张
小凳子，不多，也就十多张。放映人是个
黑瘦的老人，六十岁上下的年纪，脊背
微微佝偻，手却很稳，调试设备时一丝
不苟。

多少年没见过露天电影了，上一次
看，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我有些好奇，
是老人自己有设备，觉得独乐乐不如众
乐乐，还是有组织的公益放映，不得而
知。但不管怎样，这样的场景出现在眼
前，总让人觉得心里软软的、暖暖的。

放的多是抗战题材的片子，也有时
下流行的动作片。观影的人不多，多的
时候二三十个，少的时候就三五个。老
人并不在意人多人少，来了就开机，映
完就收摊，认认真真，从不马虎。

我和先生每晚都要到广场遛狗，路
过时总要看上一眼。有一回，先生站住
了，看着幕布上晃动的光影，忽然感叹
起来：“现在的人，都在家看手机看电视
了，年轻人看电影都往影城跑，露天电
影是没几个人看了。”

我没接话，知道他想起了从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看露天电影是

大事。村公所的大喇叭一喊，整个村子
都沸腾了。一到下午饭后，孩子们最先
冲出家门，手里攥着板凳，一路跑一路
喊：“放电影了！放电影了！”大人们收拾
干净三三两两往村公所赶。去得早的占
前排，去得晚的就站后面，再晚的只能
爬到墙头上、树杈上。人挤人，脚挨脚，
空气里弥漫着旱烟味和汗味，还有老式
胶片机转动时那股特有的、微微焦糊的
气味。

“咔嗒、咔嗒、咔嗒……”那声音至
今还在耳边响着。

最难忘记的，是读初中时那回。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便和同学约好

骑车去看电影，看完还要赶回去上晚自
习，心急火燎地蹬车，在公路上骑得飞
快。天已经擦黑，骑到一段正在修的路
段时，车轮被石子一绊，连人带车就栽
进了路边的空地。

空地正在沤肥，准备种庄稼，我不
偏不倚地摔在了那堆肥料上。那天的电
影叫什么名字，我早就忘了。可那堆肥
料的味道，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想着这些事，不禁又看了看广场上
的老人。他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银幕，
幕布前只坐着五六个人，大多是上了年
纪的，看得却很认真。有个老太太怀里
抱着个孩子，孩子已经睡着了，但她还
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银幕。

光影在他们脸上明明灭灭，映出深
深浅浅的皱纹。那些皱纹里，藏着多少
往事呢？

我忽然觉得，老人来放电影，也许
并不在意有多少人看。他只是想，在这
春风沉醉的晚上，点亮一块幕布，放出
一些老故事，让那些和他一样怀旧的
人，有个去处。就像在河边点一盏灯，不
是为了照亮整条河，只是为了让夜行的
人知道，这里还有光。

后来的日子，每晚去广场遛狗，我
都会习惯性地望一眼幕布是否挂起。

我有时会想，他图什么呢？来去悄
悄，估计多数人连他姓什名谁都不知
道。他也许只是觉得，这幕布既支起来
了，就该把故事讲完，哪怕只有一个观
众，也是观众。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晚上。
那晚时间有些晚了，已经十点多，

广场上的人慢慢散了。跳舞的收了音
响，遛娃的回了家，连广场边卖烤玉米
的小贩也推着车走了，只有旁边的烧烤
摊上还不时有几个人。幕布前剩下一个
年轻人，身边跟着一条小狗。小狗还小，
正是调皮的时候，坐不住，一会儿追着
自己的尾巴转圈，一会儿跑到幕布后面
去探个究竟，一会儿又蹿出去老远。年
轻人便一次次站起来，小跑着把小狗抱
回来，搂在怀里安抚几下，再轻轻放回
地上。如此反复，他却不见急躁，每次抱
回小狗，又安安静静地坐回去，眼睛重
新落在银幕上。

小狗渐渐安静了，趴在主人脚边，
偶尔抬起头看看幕布上晃动的人影，又
低下头去。

偌大的广场，只剩幕布前那一老一
少，还有那条小狗。

老人坐在投影仪旁边，年轻人坐在
小凳子上，小狗趴在他脚边。两个人和
一条狗，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银幕，
谁也不说话。光影在他们脸上流淌，忽
明忽暗，像是时光本身在轻轻呼吸。

我们准备回家，走到广场边时忍不
住停下来。

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眼前的画面
像一帧老电影——两个相隔了几十岁
的人，被一块幕布连在了一起。他们之
间没有对话，甚至可能互不相识，却在
这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共享着同一段光
影、同一段故事。年轻人不会知道，很多
年前，有个女孩，曾经为了看一场电影
摔进了猪粪堆；老人也不会知道，很多
年后，有一对中年夫妻每晚路过这里
时，都会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幕布上的光影还在摇曳，像一条看
不见的线，把过去和现在缝在了一起。
那些骑着自行车飞驰的夜晚，那些挤在
人群里踮起脚尖张望的童年，那堆让我
狼狈不堪的猪粪，那个挤在电影院门口
等票的下午……都在这光影里活了过
来，鲜鲜的，亮亮的，仿佛就在昨天。

风吹过来，暖暖的，带着青草的气
息。广场上的灯很亮，可我觉得，都不如
那块幕布上的光动人。那光里有我们的
青春，有记忆中的故乡，有再也见不到
的人，有再也回不去的时光。

故事还在继续，还有人愿意坐在露
天的小板凳上，安安静静地看完一部老
片子。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效率、什么都
要快的时代，还有人愿意在广场上放露
天电影，还有人愿意带着小狗坐在幕布
前，这本身就是一种温柔——像是一句
轻轻的提醒：别忘了，我们曾经那样活
过。

老人没有要提前收场的意思，年轻
人也没有要提前离开的意思。他们就那
么坐着，直到银幕上打出“再见”两个
字。我忽然想走过去跟他说声谢谢，可
又觉得有些唐突。他只是做着自己想做
的事罢了，不需要谁的感谢。

此刻，广场上还有一块幕布亮着，
还有一个老人守着他的设备，还有一个
年轻人带着他的小狗，真好。

（作者单位系大姚县委党史研究室）

唐筱毅

立夏前后，田里的秧苗刚插下去，
树莓就红了。

这东西，我们那儿叫“刺泡”。名字
起得直白，凡是沾上“刺”字的，都得小
心。可小孩子哪管这些。放学路上，书包
往田埂上一扔，人就钻进草丛里了。

植株矮矮的，趴在地上，像一丛带
刺的绿云。果子藏在叶子底下，红得发
亮，一颗一颗，小珊瑚珠子似的。摘的时
候得用指尖轻轻捏住，往上一提，熟了
的一碰就掉，没熟的得用点劲。指腹常
常被扎，细细密密的小刺，扎进去看不
见，摸得到，痒痒的，疼疼的。

可嘴里那颗是甜的。那种甜，不像
现在超市里水果的甜法。它是酸的底
子，甜的锋刃，一口咬下去，先是酸得皱
眉，紧接着甜就漫上来了，满口满心的，
连牙床都跟着软一软。

我们一边摘一边吃，吃得满手通
红，舌头也是红的。有时候摘急了，连着
叶子一块塞进嘴里，呸呸吐出来，也不

恼，继续找。
那时候的大人们，总爱吓唬我们：“那

是蛇爬过的，别吃。”我们才不信呢。蛇要是
真爬过，怎么我们年年吃，年年都没事？后
来想想，大概全天下的父母都会这一招。

阿棉家住村东头，阿云住西头，我
住中间。一到树莓熟的时候，我就站在
院坝上扯开嗓子喊：“阿棉——阿云
——快出来！好多刺泡！”那声音能穿过
三块水田、两户人家的屋檐，一直传到
她们耳朵里。

等她们跑来了，三个人蹲在田埂
上，像三只护食的小鸡仔。有时候抢起
来，你推我一下，我挤你一下，嘻嘻哈哈
的，最后谁也不生气。

手帕是标配。四角一结，兜成一个
小包袱，红红的一包提在手里，晃悠悠
的。阿云手巧，会用狗尾巴草把树莓一
颗一颗穿起来，做成手环，戴在手腕上，
红玛瑙似的。我们学着她穿，穿得歪歪
扭扭，穿到一半就塞嘴里了。

还有一种吃法，把穿好的树莓串两头
一合，打个结，挂在脖子上，像佛珠。然后

满村子跑，边跑边喊：“我有金链子啦！”
再后来，我们长大了。阿棉嫁到了

镇上，阿云去了外地打工。我进了城，坐
在写字楼里，吹着空调，吃着一盒十九
块九的树莓。干干净净的，没有刺，也没
有虫子。可怎么吃，都不是那个味道。

去年回老家，带着外甥去山上转。
找了半天，才在田坎底下发现一小丛。
稀稀疏疏的，果子也小。孩子没见过，伸
手就要抓，被刺扎得哇哇叫。我摘了一
颗，吹了吹，塞进他嘴里。他嚼了嚼，眼
睛一亮，含糊不清地说：“好吃！还要！”
那个馋样，像极了当年的我。

只是再没有阿棉和阿云的声音，再
没有狗尾巴草串成的手环，再没有奶奶
坐在门口眯着眼睛笑。树莓还在。刺还
在。摘的时候还是会扎手，摔了还是会
疼。可那些和我们一起蹲在田埂上的
人，已经散落在四面八方了。

我把外甥扛在肩膀上，让他去摘高
处的那颗。他的手伸出去，指尖刚刚碰
到果子，阳光正好落下来，红艳艳的，像
一团小火苗。他咯咯地笑。

那笑声穿过几块水田，传得很远，
很远。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千年跳一脚
（外一首）
李昌林

阳光养胖了化佛山
肥绿滴进庆丰湖
波光粼粼的水墨
映着牟定的三月

正忙着赴一场百年之约
千年跳一脚，百年赶一会

烟与火的接吻
撞碎彝山绮丽的春光

黑龙潭的传说
在弦音里流淌

火炭驱龙的刚毅
化作舞步轻盈的铿锵
龙头琴弹响小河淙淙

左脚舞踏破山岗阿哩哩
万人同圈，绣衣斑斓
身影在节拍里飘逸
脚步在火光中燃烧
每一件七彩绣衣

都是岁月织就的长锦
篝火点亮夜色

星月醉在欢腾海洋
手拉手的温暖，漫过胸膛

左脚迈出的理想
同右脚一样跟紧脉搏跳动

街巷喧腾，市集熙攘
美食街上的腐乳香

酥软了羊汤锅里的麻辣魂
总也喝不醉的糯米酒

唱了一整夜
不累的左脚调

非遗陈列时光的锦绣
群星璀璨世界吉尼斯

三月会，是彝山写的诗行
以舞为媒，以歌传情
滇中的翡翠春光

醉着民族风的绚丽舞台

施新弟 施伟玲 文/图

在享有“梅子之乡”“唢呐之乡”等
美誉的洱源县茈碧湖镇松鹤村，最醇厚
的年味，从来不在烟火喧嚣里，而在一
场场代代相守、生生不息的“老庚戏”
中。每到新春佳节，红灯映巷、乡音绕
梁、唢呐声响，一场场跨越岁月的大戏
——老庚戏，便在村中古戏台上如约开
唱，把传统曲艺与团圆深情，唱成了松
鹤彝乡人们最难忘的年味。

在松鹤，老庚戏这一古老习俗薪
火相传。同年出生者互称“大老庚”，
以生肖为序、以情谊为纽，“老庚唱
戏”的古老习俗历经岁月流转，从未
中断，早已融入村民的血脉中。精彩
的表演不仅让老一辈重温传统，也让
年轻一代感受家乡文化的魅力。

这项习俗以十二生肖为序，每年由
年满43岁、属相相同的村民牵头承戏，
在春节期间连唱五至十天，为乡亲们登
台献艺唱大戏，老少几代悉数登场，让
乡土文脉生生不息。每一届大老庚都会
提前一年潜心筹备、精心排练。演出时
村里的唢呐队全程伴奏，一唱一和、一
颦一笑之间，既是民间文艺的代代传
承，更是故土乡情的绵绵延续。

一台老庚戏，半部乡风史。表演者
身着彩装、粉墨登场，演绎古今英雄故
事，传颂忠义礼信美德，既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更彰显家风淳、民风
正、家国兴的深刻内涵。老庚戏剧目取
材于历史典故、民间传说，鲜活生动。唢
呐独挑大梁，包揽前奏、间奏与尾声的
核心演奏，高亢嘹亮的音色穿云破雾，
一经响起，便能抓住全场人的心神；铿
锵有力的打击乐紧随其后，或轻敲点
缀，或重锤呼应，一吹一打相得益彰，撑
起整场的节奏与氛围。

从正月初一到初八，古戏台终日
唢呐高奏、锣鼓铿锵、唱腔悠扬，一场
场老庚戏古韵醇厚，热闹欢腾。村民
与游客围坐观赏，掌声与欢笑声此起
彼伏，唢呐声声辞旧岁，戏韵悠悠迎
新春。唢呐、老庚戏、古乐交相辉映，
民俗风情与团圆暖意交织流淌，成为
山乡最动人的新春图景。

戏中藏传承，台下满乡情。每逢
演出，当日参演的大老庚家都会主动
备上家常饭菜、清茶热汤，热情款待
乡邻与远道而来的客人。古戏台下，
身着雪白羊皮褂、爱吹高亢唢呐的村
民欢聚一堂，热热闹闹迎新春。他们
既是台上演员，也是台下观众，台上
唱得用情至深，台下看得投入动容，
人人都能过足戏瘾。

从第一代老庚，到一代又一代后
来人，这一场戏早已不只是娱乐，而
是一场场文脉永续的新春礼赞。

（作者单位系洱源县融媒体中心）

蓝飞燕

在我的老家广西，山歌，是从石缝
里开出来的。

这话，我九岁那年第一次听阿婆
说。天刚麻亮，草尖上还挂着露水，她
牵着我去赶“三月三”。山路窄得像谁
随手丢下的一根灰线，蜿蜿蜒蜒，隐进
深山的雾里。

“阿婆，三月三是哪样？”
“是石头开花的日子。”她说。
到了圩场，我才懂得这“开花”的意

味。人从四面八方的山坳里渗出来，汇
进场坝。空气稠浊起来，混着汗味、蕉叶
裹着糯米饭的甜腻，和姑娘头巾上野栀
子若有若无的香。嗡嗡的人声聚拢又散
开，像是大地本身沉缓的呼吸。

然后，一个调子从坡上硬生生地
站了起来。

是一位黑衣老者，立在土坎高处。
他的嗓音沙沙的，像秋风刮过晒干的
玉米秆，又像是从地心深处传来的、闷
了许久的回响。他唱：“开天辟地是盘
古，生我壮族是布洛陀……”调门不
高，却有一股子倔强的硬劲，从满场的
嘈杂里，劈开一条路来。阿婆捏紧了我
的手：“听好，这是从祖公的祖公那里，
一路驮过来的声音。”

后来我才明白，山歌为什么是从
石缝里长出来的。在没有文字的年月，
人们的心事、祖宗的道理、活命的章
程，全都交给这调子驮着。它驮过荒
年，驮过兵乱，一代又一代。

场子中央，竹竿架起来了。
“哒，哒哒哒。”竹竿敲在青石板

上，脆生生，清凌凌，像山泉水一滴滴
落在玉盘里。后生们脚踝系着铃铛，在
竹竿开合间点、跳、勾、提。绿竹竿碰在
一起，哗啦啦响成一片，仿佛沉默的山
溪水忽然忍不住，笑出了声。阿婆说，

这舞老名叫“打虏”，本是练打仗的。我
看着那竹竿一开一合，却像一张凶险
的“鳄鱼嘴”。

最热闹是抛绣球。五色绸子扎的彩
球，拖着长长的穗子，在半空划出一道道
转瞬即逝的彩虹。姑娘在木楼上，后生在
土楼下，球抛过去，目光和心思也跟着抛
过去。有个憨实的后生，总也接不好，急
得扯下包头巾擦汗。楼上的姑娘瞧见了，
“扑哧”一笑。再抛时，那彩球便软软地、
稳稳地，正落进他怀里。阿婆悄声讲，古
早时候，这也是件兵器。后来不打仗了，
裹上彩布，塞进棉絮，一件杀伐之器，就
成了这定情的、轻飘飘的绣球。

夕阳西下，人潮像退潮般慢慢散
去。场坝空了，只留些彩纸屑，粘在黄
泥地上。我跟阿婆往回走，山路静极
了，只听得见我俩的脚步声，沙，沙。

“阿婆，石头开的花，是不是谢了？”
阿婆停下脚，望着远处青沉沉、一

层叠一层的山，轻声说：“花谢到土里，
力气就沉到根里去。明年石头再发，筋
骨就更硬朗些。”

许多年过去了，我走过许多地方。
城里也常有盛大的“三月三”，舞台光
鲜，编排精巧。可我总觉得，那歌声太
润太滑，竹竿声太齐太准，绣球抛得太
像表演。它们都好，只是少了那股从石
缝里挣出来的糙劲儿，少了那份把“鳄
鱼嘴”当成儿戏的、苦中作乐的豁亮。

我于是越发怀念那沙哑的、仿佛
从地心钻出来的调子。

阿婆没骗我。
山歌真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石

头里开出的花，不娇贵，耐得久旱，受
得风霜。今年谢了，力气便都蓄在根
里。待到来年春天，东风一吹，雨丝一
润，便又从新的石缝中，顶出苍绿苍
绿、生生不息的芽来，生生不息。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山花
宋·易士达

山花浥露靓晨妆，着向行边自在香。
遥想艳阳三二月，多应勾引蝶蜂忙。

汤青汤青//摄摄

百年赶一会
春风抵达牟定坝子

化湖水清澈情窦初开
彝乡的山便沸腾起来
左脚舞步踏醒山野
四弦琴声漫过街巷
斑斓彩衣摇曳春光
篝火点亮了夜色

万人牵手围圆，歌起四方
古老的三月会

以烟火为序，以歌舞为章
一山风月，一城热腾
所有奔赴与相逢

都糅进彝乡滚烫的春光
岁岁传承，生生浓烈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